國家主權是大陸政策的基礎－新總統  新國家  新世代系列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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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廿三日總統大選，台海晏如，風不揚波。次日諸打頻面及電子媒體除紕漏選舉勝負消息外，即開始鼓其簧舌，連篇累牘的報導所謂「兩岸」協商之展望。
尤其二十五日中國第三波演習結束，共軍聲勢漸沈之際，各媒體復紛紛刊載政府高官，及特定之民代、學者期待「兩岸」協商的聲音，及中國政府對我總統選舉由批判轉為保留之種種種訊息。甚至放話宣稱我方派「密使」在美國與眾方協議；以我方在選舉後「善意」的承諾─或開放三通以換取選舉之日的安寧。
    本來新總統的產生，全國輿論應共謀國家的新定位、新發展，包括新國民的意識、憲政、國防、外交、經濟、文化等等全方位的突破與開拓。然而這些居心叵測的老舊媒體，以排山到海之勢，炒作兩岸關係，要政府回報中國在總統選舉日放我一馬的「恩惠」，使之成為輿論的焦點。
    他們從來未曾見台、中關係之緊張與惡化，全是起於中國愈吞併我台灣的野子野心。他們從未嚴厲譴責中國的挑釁與侵略。在選舉前他們攻擊李登輝挑起台海緊張：如今，選後，又要求李登輝「重建兩岸關係」，把台灣危機之責，推給被侵略被凌辱的台灣人民及其政府。
    在三月廿八日竟有媒體在社論中，他們依然在警告台灣，不要錯估「兩岸強弱的形勢」，不要激化對方的「民族意志」，勿恃外援，最後是要求政府開放特區、「兩岸」直航，並大言不慚的說：「政府要有積極的具體的舉措，給予對岸從事轉圜的理由。」意思是要台灣先具體的讓步，好讓中國有不再如此兇悍恫嚇台灣的理由。如此為虎作倀，令人血脈賁張，很難不叫人相信不是中國在台的代理喉舌。
    今日台、中之間的危機，並非因爭執某一島嶼、某一權利，可以讓台灣讓步，而是對方要吞噬我們，我們退一步，即無死所。我們若承諾可以使對方稱心如意的「舉措」，無不都是在出賣自己的主權，出賣自己的靈魂。
    從一九九一年台灣終止動員戡亂，正式承認中國為合法政權之後，中國佔盡了台灣的便宜，中國獲得了數以百億美金計的投資和利潤。同時對台灣政治經濟文化的滲透，使台灣成為一個不設防的國家。在本週飛彈侵略台灣之際，日本及宣布拖延對中國的貸款，但我國政府猶唾面自乾，開放數百種的商品，讓中國長驅直入。我們一項一項的讓步，當敵人首次動武恫嚇，就要把重要的籌碼三通丟棄，以換取片刻之安。蘇洵六國論稱，六國不斷割地賄賂，向秦國讓步。但「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恭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台灣的香港化，正是六國的下場。
    不容諱言，李登輝總統有五成四的民意，但其中之約三、四分之一為民進黨的支持者，而全部選民的七成半，皆支持台灣主體精神，與近日陸委會的民調，認為中國對我不友善者，有七成六，正不謀而合。「李登輝情結」的暴漲，是人民期待他帶台灣走向脫離中國的康莊大道，而非被兼併的死路。中國之欲吞噬台灣，及台灣擺脫兼吞是不交集的矛盾。媒體勢力逼迫李登輝，欲與對方「善意互動」無異把台灣人的脖子伸出，接受中國鐵鍊的拴鎖。
    我們以為政府必須以二千一百萬人民及其未來子孫的永續生存為前提，以國家民命為整體基點，加緊充實心房、民防以及國防戰力。唯有實力。才是協商談判的依賴。李登輝必須有勇氣，來抗拒媒體的壓力，半推半就的被架上談判桌上，斷送台灣人的前途。尤其絕不可把台灣套入任何形式的「一個中國」的陷阱之中。
    今日我們不反對談判，或恢復事務性的協商，但一定要以對等的地位，在第三國舉行，國家的尊嚴與主權絕不能遭受挑戰與損傷。然而媒體猶被壟斷，中國同路人由潛伏分化，則國內共識之凝聚，前程維艱。李登輝總統既以「民之所欲，長在吾心」，那麼他應該從速順從多數民意，開放媒體，掃除內奸。否則又如何能以平等的地位與中國談判和平協定呢?









